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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摘

会飞的女孩儿
□[美]维多利来·费雷斯特 [美]杜先菊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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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离开的头一天，他带着我和妈妈，去了一
趟游乐园，我玩得好高兴，妈妈却总是两眼红红
的，老是瞪着爸爸，又不陪我玩，我好讨厌她这样。
回来的途中，妈妈还和爸爸吵了一架，我一点也不
在乎，我不喜欢妈妈，我喜欢爸爸，因为爸爸每次
回家，都会送我一个礼物，有时是变形金刚，有时
是怪物史莱克，有时是恐龙。没玩几天，我就把它
们的零件都拧下来了，我喜欢在变形金刚的脖子
上套上恐龙，我也喜欢让史莱克变形，所以我的这
些玩具们最后都变得很古怪。妈妈总是说我淘气，
爸爸呢，就嘻嘻哈哈地笑着，重新给我买新玩具，
哈哈，为了得到新玩具，我故意将老玩具弄坏。

但是今天我不要玩具了，我要养一只小动物，
我看到花鸟市场上有各种各样的动物，有小鱼、小
鸟、小青蛙、小兔子、小狗……真好玩，它们不是傻
傻的玩具，而是会动会叫的伙伴哪！

我走了一圈，站在一群小乌龟面前挪不动脚
了，一只小乌龟可怜巴巴地看着我，好像眼泪都快
要流出来了，它的嘴巴还一动一动的，仿佛在对我
说：“带我走吧，我不愿和这么多的乌龟挤在一起，
带我走吧，我和你玩，好不好？”

我说：“那好吧！”
我指着小乌龟对爸爸说：“我要，我要！”
妈妈不同意：“不许养，到时候你不管它，事情

还不是落在我身上。”
我恼火地跺脚，抱着装乌龟的大玻璃缸不撒

手。
爸爸轻轻拍拍我，对我说：“好啦，别闹，爸爸

买给你！”
妈妈撅嘴说：“你又买给他，他回去玩两天就

不玩了，那怎么办？”
爸爸用大大的眼睛郑重地盯着我，说道：“非

非，你要记住，爸爸不在的时候，你要好好地照顾
它，一直等到爸爸回来，知道了吗？”

我点点头说：“知道爸爸，快买给我嘛！”
妈妈在一旁叹息：“唉，就你惯着这个孩子！”
我终于得到了这个小乌龟。
它像一块会移动的石头，有拳头那么大，身上

布满了古怪的纹路，而且总是缩着脑袋。
我把它放进了大玻璃缸中，倒上水，它终于

吐出了一个泡泡，探出脑袋，在里面游来游去，
像划船。

我连忙找了一根绳子，把它抓起来，要箍住它
的脖子。

爸爸问：“你干什么？”
我苦恼地说：“我要牵着它去遛遛！可是它总

是缩着脑袋啊！怎么办，有没有夹子？”
爸爸笑道：“非非，你不许给小乌龟套上绳子，

这样它会不自由，透不过气来，好难受的！”
我好奇地问：“为什么王爷爷家的小狗套着脖

子，还每天带着王爷爷去散步呢？我也要这样！”
爸爸说：“小乌龟生活在水中，你可以带着它

去游泳，但是不能带着它散步，知道了吗？”
我想了想说：“哦，那为什么它老缩着头！”
爸爸说：“它和你不熟，以后你天天喂它东西

吃，它和你熟了，就会伸出脑袋来了！”
我问：“爸爸，那它爱吃什么呢？”
爸爸说：“它喜欢吃小鱼，吃碎猪肉，吃玉

米……”
我咯咯一笑，说：“我也喜欢吃小鱼，喜欢吃玉

米，它和我一样！”
爸爸抱住我笑道：“你就是只小乌龟！”
我问：“那小乌龟叫什么名字呢？我们给它取

一个名字好吗？”
爸爸说：“好，你来给它取一个名字。”
我说：“那我叫它做——爸爸，因为是爸爸买

给我的嘛！”
爸爸忍俊不禁，笑道：“胡闹，胡闹！”
妈妈听到了也说：“你这孩子，你爸爸又不是

乌龟！”
爸爸说：“这个名字还挺好听，我看，就叫‘巴

巴’怎么样？”
我觉得很好听，连忙捧起小乌龟，对它说：“听

好了小乌龟，以后你的名字就叫‘巴巴’，如果你同
意，就请点点头！”

小乌龟半天没动静，大概是在翻译我的话，但
我确信它能听懂。等了一会儿，它终于缓缓地点了
点头，头一伸一缩的，像是很喜欢这个名字。我说：

“好，巴巴，我给你吃东西，你乖乖的别跑啊！”
我去厨房找到了一些好吃的东西，有奶酪和

香肠，还有饮料呢！我吃一口奶酪，好甜啊！我放到
小乌龟的跟前，小乌龟用脑袋轻轻地探了探，又缩
回去，头上都是白乎乎的奶酪，它摇摇头，像是说：

“我不想吃！”我说：“你可真挑食啊！”我又给它吃
香肠，它吃了两口，又吐了出来，我学着妈妈喝斥
我的样子，喝斥它道：“你怎么能浪费东西啊，谁知
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你知道不知道啊！”小乌龟吓
得缩回头，不出来了。我就温和地说：“好啦，好啦，
我不说你了，你出来吧！”它真的就出来了，张开
嘴，将咬碎的香肠吃完了。我满意地说：“这还差不
多，给你喝两口饮料！”我就把饮料倒在它跟前，它
根本不喝，转头就走了，我把它抓过来，它又走了，
实在没有办法，我只好将它抓进了玻璃缸中，说：

“你好好清醒清醒，给我想清楚了！”巴巴在里面游
来游去，一点也不把我的话放在心上，我说：“罚你
明天不准吃饭！”

第二天，我真的不给小乌龟吃饭，它却一点也
不饿，一会儿浮出水面，一会儿潜在缸底，闭着眼
睛睡觉。唉，我真是拿这个小淘气没办法！

傍晚，我去客厅看电视，把小乌龟也带上，还给
它安排了一个靠前的位置，就在烟灰缸旁边，它虽然
不好意思地缩着头，眼睛却偷偷地瞪得很大呢！

电视上正在播放地震，房屋倒了，墙塌了，好
多孩子在哭，好多人都在乱跑，我看着感到害怕，
连忙按了遥控器，换成动画频道。

这时门猛地响了一下，肯定是妈妈摔的。爸爸
和妈妈吵架了，妈妈哭着说：“你为什么要去？为什
么每次都是你？你就把我们娘儿俩丢下不管了
吗？”

爸爸无奈地说：“老婆，你知道，我是个军人，
组织需要我到哪里，我就要到哪里去！”

妈妈说：“难道就没别人了吗？上次雪灾就是
你，这次地震还是你？”

爸爸说：“我是队长，我必须带战士们去，你明
白吗？”

我说：“爸爸，你为什么要走呢？你要去哪里？”
爸爸拿起遥控器，对着电视按了一下，说：“你

看，爸爸要去那里！”
电视画面转到了地震的镜头上来，好多人在

跑，好多人在哭，还有好多人埋在废墟里。

我不敢再看了，钻到爸爸的怀里说：“爸爸，那
里好可怕，你为什么要去啊！”

爸爸说：“你看，那里有好多小孩子，他们的爸
爸妈妈因为地震被埋在了地下，爸爸要去把他们
救出来，这样小朋友们才不会失去爸爸妈妈！你说
爸爸应不应该去呢？”

我说：“应该，我的爸爸是个英雄！”
爸爸开心地笑了，拿起小乌龟对我说：“非非，

小乌龟一般生活在河啊，湖啊，沼泽或者山涧中，
我们把它抓来，它就没有自由了，以后总要放回去
的，等我下次回来，我们一起把它放回大自然吧！”

我不乐意地说：“那它去哪儿找东西吃？饿死
了怎么办？遇到危险怎么办？”

爸爸说：“水里有很多小虫、小螺、小鱼、小虾，
还有植物的茎叶，巴巴都能吃，你不用担心。”

我说：“哦，那好吧，我等着你，你要早点回来
啊！”

爸爸将我举起来，说：“好，爸爸答应你，一定
早点回来！”

第二天，爸爸走了。
我天天和巴巴一起玩，一起吃东西，一起看动

画片，它不听话的时候，我就将它翻过身，肚皮向
上，看着它艰难地掀起龟壳，给它小小的惩罚。我
们玩得很开心，相处也很愉快。

可是过了不久，我发现巴巴不怎么吃东西了，

总是缩着，一动不动。
我急坏了，对妈妈说：“小乌龟是不是生病了

啊！”
妈妈说：“这不是生病，这是冬眠，当气温较低

的时候，小乌龟会长期缩在壳中，几乎不活动，呼
吸也减少了，体温也降低了，不吃东西，新陈代谢
和血液循环都减慢，你不要打扰它，过一段时间，
它就会好起来的！”

妈妈说的好复杂，我都听不懂。
我每天都去看小乌龟，小乌龟整天都懒洋洋

的，我只好将它从缸中拿出来，放到被窝里。它的
身体渐渐变得温暖了，它又苏醒过来，吃东西，爬
来爬去，陪我一起玩。

妈妈说，这是因为屋子里气温高，它的冬眠就
提早结束了，它又活过来啦！

为了防止它瞌睡，我把它从屋子外面带到卧
室里面养。

有一天，妈妈数数鸡蛋说少了一个，问是不是
我偷的，我说不是，妈妈不相信我，还罚我洗碗，不
给我吃冰激凌，我好难过，只能和巴巴说话。看着
巴巴，我好想念爸爸，但爸爸一个电话都没来过。
我对巴巴说：“巴巴，今天晚上，我把你放在鸡蛋盒
旁边，你给我好好看看，是谁来偷鸡蛋？”巴巴不摇
头也不点头，我觉得它是默认了。傍晚，我就把它
放在鸡蛋盒上。

夜里，我老想起爸爸，睡不着觉。我起来看巴
巴，只见两只老鼠围着它，一只咬住它的尾巴，一
只正用爪子挠它的脑袋，我连忙大叫：“妈妈，小偷
是老鼠！”我冲过去，抬脚去踢老鼠，老鼠吓得往门
外跑，正好遇到妈妈，妈妈已经拿扫帚做好了准
备，她施展起扫帚神功，顿时将两只老鼠打得落荒
而逃，总算解了这心头之气。

妈妈抱起我，温和地说：“对不起，妈妈错怪了
你！”

我指着小乌龟，哇的一声哭了。
妈妈拾起小乌龟说：“没事，小乌龟没事！”
但是小乌龟的尾巴被老鼠咬伤了，是它帮我

看鸡蛋才会遇到危险的，我心里甭提多难过了，妈
妈说小乌龟最怕蛇、鸟和老鼠，我们要给它看病。

小乌龟行动更加迟缓了，鼻子总是冒泡，眼睛
肿大，妈妈说可能是细菌感染了，她就泡了药在水
中，这样小乌龟喝水的时候就能治疗了。

老鼠身上带着病菌，传染给了小乌龟，它的身
体一天比一天衰弱。我想，它大概又要冬眠了吧！

有一天，放学回到家中，我看到妈妈接了一个
电话，然后她就大哭起来，喃喃地说：“不，不可能，
我叫他不去，他就是不听，他为什么要丢下我们
啊……”妈妈伤心地瘫倒在沙发上。

我害怕极了，默默地陪着妈妈，妈妈的眼泪还
是不断。

我去看小乌龟。我发现小乌龟不动了，它伸着
四肢，怎么拨它都不动。

我问妈妈：“小乌龟怎么了，是不是死了？爸爸
回来会责怪我的。”

妈妈流着眼泪说：“小乌龟没有死，它想回到
大自然去了，它陪了你那么久，也应该走了，孩子，
你要慢慢习惯它不在你身边的日子！”

我气坏了，跺脚道：“不嘛，不嘛，我要巴巴天
天陪着我！”

妈妈说：“听妈妈的话，我们把小乌龟放回大
自然吧！”

我说：“我要等着爸爸回来！”
妈妈说：“爸爸知道你将小乌龟放回去会很高

兴的！”
我答应了：“那好，我们明天就去！”
第二天妈妈给我戴上一个黑色的袖套，她自

己也戴着一个，胸前还插着一小朵白花。我不明白
这是为什么，只是感觉妈妈情绪还是不好。

她让我用塑料瓶子做了一条小船，将小乌龟
放了进去。

我们坐车来到海边，大海真蓝，真宽，海浪吐
着无数蓝白色的舌头迎接我们。

妈妈说：“将巴巴放进大海，以后，它会变成大
海龟回来找你！”

小乌龟僵硬地呆在瓶子中，似乎有些恋恋不
舍。

我伤心地把小乌龟放进了大海，海浪卷着它，
眨眼就不见了，我对大海叫道：“巴巴，你要回来看
我啊！”

巴巴就这样离去了。
爸爸也一直没有回来。
我时常去海边，却从来没有见过他们，虽然我

心里很不高兴，但并不像妈妈那么难过。因为我相
信，他们只不过去了大自然，总有一天他们会回来
的。

巴 巴
□超 侠

■短篇小说

“莉莉有隔空移物的能力。”紫罗兰轻声说
道。艺术室里，派珀坐在紫罗兰旁边。经历了下午
那场热闹后，全班同学终于安静地坐下来，忙着
编篮子。紫罗兰的声音很轻，派珀都不知道紫罗
兰是在跟她说话。

“隔空移物的能力，就是能够用意念挪动东
西。莉莉经常对同学们干那种挪杯子的勾当。”紫
罗兰的视线一直没有离开她手里的活儿。

“你是在跟我说话吗？”除了贝拉以外，到目
前为止，派珀从同学那里得到的都是捣乱。

“嘘——”紫罗兰紧张地挪开视线。很少有人
能看见紫罗兰的眼睛，她的眼睛里有那种如圣人
般深沉的感情。她自己的身体很容易因为周围人
的感情状态而相应地缩小或变大。身体大小的不
断变化，给她带来了无穷无尽的尴尬。她绝望地
想改善自己的处境，所以永远在转移自己的视
线，将真实的自我隐藏在黝黑的皮肤下面。她说
话的声音比微风还要轻。

“我叫紫罗兰。眼睛看着下面，别看我。”派珀
听从了紫罗兰的话。不一会儿，紫罗兰用同样轻
的声音又开始说起来，“你前面那小孩儿是施密
帝。他有 X光眼，眼睛能够穿透一切，包括钢铁。
如果他盯着你的衣服看得太久，那他就是在看你
的内衣，你得抽他，狠狠抽。那边那个大女孩儿是
黛西，她是最强的强人。她只要摇一摇手，自己想
都没想，就能够折断你所有的指头和所有的骨
头。不过，别怕，不是所有人都会做他们那种大规
模的、吓人的事情。看见那个小孩儿了吗？那个小
家伙？”紫罗兰冲着贾斯珀的方向点点脑袋。

“那个小家伙？”
“小点声儿，别让人注意。”紫罗兰警告道。派

珀低下头看着自己的篮子，更仔细地听着。“那是
贾斯珀，他最小。谁也不知道他的特异功能是什
么。听人说，他来的时候，托尔护士冲他吼得太
凶，把他的特异功能给吓忘了。”

派珀惊奇地看着贾斯珀，真想解开这个谜。
“那他呢？”

她朝康拉德点点头。
“嘘——”紫罗兰的手指不小心折断了手中

正要弯着插进篮子的小枝丫，她的身体同时也缩
小了几英寸，派珀不禁惊叹起来。“那是康拉德。
别看他，也别跟他说话。他很麻烦，是个大麻烦，
尽可能地离他越远越好。康拉德控制着这个地
方，一直这样。他是个天才，不过又不仅仅是一个
天才。人们说，他比爱因斯坦还要聪明十五倍。他
这么聪明，弄得谁都怕他，连托尔护士都怕他。康
拉德很刻薄。他干坏事，可怕的事。”

“什么样可怕的事？”派珀张大了嘴，顺着紫
罗兰的眼光看向康拉德。

“会伤害你的事。”紫罗兰第一次与派珀视线
相对，派珀看见了她脸上的恐惧。

“是他对贝拉做了什么手脚吗？”
紫罗兰耸耸肩，又缩小了几英寸。

“你觉得贝拉会没事吗？”派珀坚持问道。
“你不知道的事情，我也不知道。我看得出

来，你是那种会给自己惹麻烦的女孩儿，就像贝
拉那样。”紫罗兰伤心地摇摇头，“我们这儿有规
矩，如果你不懂或者不守规矩，就会付出代价。第

一条规矩：别惹康拉德，如果你关心自己的健康
的话，你很快就会遵守这一条规矩的。”

“可是贝拉——”
“听我说，你得把贝拉从你脑子里清除出去。

我们现在对她已经无能为力了。”
派珀想跟紫罗兰争论，但紫罗兰低下头去编

篮子，再也不说一句话。
“茫伯比教授，”康拉德礼貌地举起手来，“没

胶水儿了。”他举起胶水盒子，翻过来，表示它已
经空了。

“对了，我们也——”
“——没了。”穆斯塔法双胞胎附和道。
茫伯比教授叹了口气。艺术室是在 13 楼面

对圆井的第三层，而供应室是在第一层，两个地
方隔得要多远有多远。他专门准备了双倍的日用
必需品，就是为了防止出现这样的头疼事。

“知道了。”茫伯比教授恼火地站起来，“我回
来之前，你们别胡来。”他特意盯了几个学生一眼。

康拉德挪了挪他藏在桌子里的 20 个胶水
瓶，等了一会儿，直到茫伯比教授的脚步声消失
在走廊里。

康拉德很快站起来，控制了整个教室。“贾斯
珀，你那儿是什么？”他在一排一排的座位之间来
回溜达，最后停在了贾斯珀桌前。那个本来就个
子小小的男孩，企图把自己蜷缩得更小一点儿。

“我看这玩意儿一点儿也不像篮子。”康拉德
夺过贾斯珀编了一半的篮子，在他眼前来回晃
着。“你把这垃圾当艺术，是在凑数吗？你以为我
们都是傻瓜？你以为我是傻瓜？”

贾斯珀的嗓子里开始发出压抑的呜咽声。这
时，纳兰和阿哈默德·穆斯塔法已经站到了康拉
德身旁。他们喜欢打架，只要康拉德挑起一点儿
麻烦，他们就特别高兴。

“你说什么，贾斯珀？你说什么来着？”康拉德
靠近贾斯珀，就像他能听见贾斯珀说什么一样，

“你认为我错了？你认为你的篮子很好？”
派珀很不情愿地看着一个小男孩被比他大

一倍的人欺负，出洋相。她的痛苦很快就变成了
狂怒。正当她在座位上坐立不安、即将爆发的时
候，胳膊突然被紫罗兰镇定的手抓住了。

“不要动，派珀。坐下。别看他。”
“可是他在欺负人！这是不对的！”
“这不关你的事，反正你也干不了什么。”
康拉德开始粗暴地用贾斯珀的篮子砸他的

桌子，贾斯珀抽泣起来。过了一会儿，派珀实在忍
不住了。她把胳膊从紫罗兰的手中抽出来，跳了
起来。

“嗨，康拉德，别惹他，”派珀叫道，“没有人告
诉你欺负人是不对的吗？有本事找跟你一样的大
个子去欺负！”

紫罗兰叹了口气，就像知道有什么事要发
生，但是又绝望地希望它不要发生，可最后它还
是发生了一样；你一直都清楚它会发生，只是傻
乎乎地以为自己居然可以阻止它发生。

派珀走到桌子另一边，直接向康拉德发起挑
战，眼里充满怒火。“把他的篮子还给他。”

康拉德笑了，就像刚刚吞了一只金丝雀的
猫。“对不起，你说什么？把他的篮子还给他？你是
在说英语，还是什么原始人的呼叫语言？叽里咕
噜的。要是你说话能像个人，而不是像个傻帽儿
似的，我说不定会把篮子还给他。”

派珀气得发抖。“你明白我的意思。篮子不是
你的。还有，你的个头比他大多了。还给他。”

“你不明白，新女孩儿。显然，你得让人指点
一下这儿的规矩是什么。”

纳兰和阿哈默德冷笑着点点头。其他同学都
屏住呼吸等着看下文。

“我用不着任何人来告诉我啥是对的，啥是
错的，特别是你这号欺负人的人，我一看就知道。
你手里拿的那只篮子不是你的，把它还回去。”派
珀气坏了，“马上！”她大叫一声。

康拉德坏笑着。“唉，您都这么索（说）了，额
（我）猜额（我）还是依您索（说）的去做吧。”康拉
德将篮子举到离贾斯珀一只手臂远的位置，“喂，
贾斯珀，你还等什么呢？在这儿呢，拿去吧。”

贾斯珀用眼光询问着派珀。她点头让他去接
篮子。贾斯珀吓得心惊肉跳，伸出了一只瘦瘦的、
抖抖索索的胳膊。所有人都盯着他那只孤独的胳
膊，看它去够篮子，看它小心翼翼地去抓提手。就
在他的手指就要碰到提手时，康拉德突然把篮子
往后一拉，向身外一甩，扔到了教室的另一头。

茫伯比教授打开了一扇窗户，但篮子正好差
3英寸没有掉到圆井底部，而是挂在了窗户上面
的栏杆上，离教室地面有13英尺高。

“你这块臭牛屎！”
“就算我是，不过篮子就在那儿，派珀。如果

你想让贾斯珀拿回篮子，我请你尽早去取。”康拉
德朝栏杆上的篮子挑衅地点点头，“请允许我用
你能懂的话重说一遍——去拿吧，丫头，去呀。去
拿。哟呵。”

派珀简直愤怒到了极点。“别以为我不会
去！”

“别以为？我以为，你是个傻瓜，连篮子和砖
头都分不清。如果有什么办法，也只有我能想
到。”康拉德绕过桌子，和派珀面对面站着。

“你的俏皮话骗不了人。你脑子里转的那些
坏念头也不能说明你聪明，没有谁告诉过你这一
点吗？”派珀绕过康拉德，穿过教室，来到窗前。

全班同学马上离开座位，围着派珀，看着她
爬上了一张正好在篮子底下的桌子。派珀把胳膊
伸到了最长，但还是完全够不到贾斯珀的篮子。

阿哈默德和纳兰幸灾乐祸地暗暗发笑。
派珀没有被难倒，她往桌子上摞了一把椅

子，先爬上桌子，再蹬上椅子，小心地伸长全身，
可还是够不到篮子。

孩子们期待地小声议论着，看着派珀往桌子
上又放了一把椅子，然后小心翼翼地爬上第三层。
好几次，派珀失去了平衡差点掉下来。康拉德乐滋
滋地盼着她倒下，而其他孩子都吓得直喘气。

施密帝朝金贝尔侧过身去，压低声音说道：
“我赌4块钱，她的尾骨就要去拜访地板了。”

“10美元。”
“成交，闪电。”
派珀伸展着全身，站在两把椅子和一张桌子

上面，使劲够啊够。她的手指在离篮子仅仅两英
寸的地方摇晃着。她踮着脚，用脚尖站着，但是再
也不能往上了。椅子危险地晃悠着。

“小心，派珀。”紫罗兰提醒她。莉莉捂着眼睛
从手指后面看着她。

派珀知道，康拉德已经在自鸣得意地期待着
她空手下来了。他以为他有多聪明，可是他啥也
不懂，我可不会让他在我这儿旗开得胜。派珀要
不惜一切代价取回贾斯珀的篮子，要给康拉德露
一手看看。派珀闭上眼睛，说出了她的咒语。因为
班里别的同学都挤在派珀所站的桌子底下，他们
看不见头顶上发生的事情。只有傲慢地靠在一边
的康拉德看见了一切。就像任何第一次看见的人
一样，他大惊失色。

派珀飞了起来。她没飞多高，只两英寸。她抓
住了篮子，然后马上让脚回到了椅子上。

康拉德惊呆了。对一个常常凭借准确无误的
精确推算而期待着意外之事的天才来说，这是一
种全新的感觉。这种认知上的兴奋像电磁风暴一
样立即在他的脑海里刮起来，但他脸上的表情却
一点儿都没有显露出来。很快（也就是说，顶多两

三秒钟），康拉德对派珀的飞行能力进行了数据
处理，设计并比较了所有的方案，然后选定一个行
动方案，最后将其成功率精确计算到百分之二左
右。完成这个任务以后，康拉德自信地走上前来。

派珀胜利地面向全班同学，将篮子像奖杯一
样举在头顶上。

“她够着了！”金贝尔叫道，很高兴赢了和施
密帝的打赌。除了纳兰和阿哈默德，其他人都发
出了各种赞叹和兴奋的叹息，特别是紫罗兰。

派珀轻轻地把篮子放在贾斯珀感激的小手
里，他紧张地抬头看着她，满脸通红地期待着。

“看起来你得向一个人道歉。”派珀笑道。这
时，她注意到当孩子们转向康拉德时，他的脸色
像石头一样镇定。他在班里毫无争议地当了这么
久的领袖，挑战他，既亵渎权威，又令人振奋。

“你是说，道歉？向贾斯珀道歉？”康拉德大摇
大摆地走上前来，孩子们让出一条路好让他走到
桌子前面来，“没准儿你是对的，是该道歉。不过
不是向贾斯珀道歉，而是向你道歉。”

“我？”
“对，你。”康拉德走到了桌子跟前，“请记录

下来，我十分抱歉。或许有一天你会明白我有多
抱歉。”说着，康拉德伸手向前，轻轻地碰了一下
派珀小心保持着平衡的、最底下的那张椅子的边
儿。他在最准确的位置使出了最适当的力量，康
拉德很清楚，这会让派珀倒向哪个方向。

“哇！”派珀摇摆着，手臂乱晃。
“小心！”紫罗兰尖叫起来。
派珀先向左晃，又向右晃，然后又向左，但令在

场的所有人——除了康拉德——大吃一惊的是，
她最后向后倒去——她的手臂像风车一样旋转着，
倒向她背后开着的窗户。一秒钟之后，她消失了。

沉默。
孩子们一动不动，事情的结局把他们吓呆了。

教室离圆井的底部有三层楼高——这么摔下去，
任何人都得摔死。金贝尔的脸变得通红。紫罗兰的
脸色变得苍白，她忘掉了自己，忘掉了所有的规
矩，愤怒地转向康拉德。“你杀了她。你杀了她！”

所有的孩子仍然一动不动，没有哪个孩子敢
到窗口去看一眼，因为担心会有一个特别可怕的
场景在圆井底部的地面上等待着他们。

贾斯珀，最小、最脆弱的贾斯珀开始哭了。
“她死了。”莉莉抽抽搭搭地说。他们都这么

认为，除了一个人。
然后，派珀突然往上一冲，从空中飞升上来。

“哈。我跟你说了，你没那么聪明，康拉德。要不然
你会很清楚，你欺负不了一个好女孩儿。”

康拉德哼了一声，翻了翻眼睛。其他所有人
都惊得目瞪口呆。

“她会飞。”紫罗兰如释重负，差点儿晕了过
去，“她没事儿，因为她会飞。”

“好家伙，她还真能飞。”施密帝双手一拍。
随后的叫好声震耳欲聋。黛西敲着地板，她

的力气那么大，震得房间都晃起来了。默特儿拍
手也拍得很快，听起来好像整个体育场的观众都
在这儿。其他人只是叫好。

（《会飞的女孩》，[美]维多利来·费雷斯特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2年5月出版）


